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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张子谦先生 120 周年诞辰研讨会 

10 月 26 日下午 研讨会发言 

 

戈弘（原扬州歌舞团团长、音乐家协会主席）： 

 

首先感谢张子谦先生，因为他,我们在此相聚，也感谢上海音乐学院与戴晓莲教授的团队！

张老生于 1899 年，上午嘉宾说 8 月，那是阴历。我查了标准的出生年月告诉大家是阳历 10 月 3

号！今年我们张老的家乡人在扬州也举办了一个纪念会，但是因为条件限制，而且时间仓促，就

是在他生日的那一天我们做了个活动，在座的有部分琴家去了。 

张老在中国当代琴史上的地位是无可取代的。最近中国民管评了一个杰出器乐教育家的奖项，

有 11 个民族器乐教育家获奖了，其中古琴获奖者就坐在我旁边，这是唯一一个古琴教育家获得

国家级的最高奖项，这与张老有密切关系。因此我的题目是《大同主义琴学观的践行者》，正因

为张老的大同主义琴学观，他才教育出了像龚一、戴晓莲还有丁承运等目前在中国琴坛很杰出的

琴家，他们都是张老的学生。 

什么是大同主义琴学观？首先是广陵派的传承，广陵派大家知道有五大琴谱影响最大，最早

有《澄鉴堂》，后来有《五知斋》，再有《自远堂》，再有《蕉庵》，到了最后有一个释家的琴谱叫

《枯木禅》。我琴学知识比较浅薄，据我所知没有其他琴谱有这么大的影响。而广陵派的琴学观

里就有“大同主义”。广陵派的本质，它追求的是没有派，我今天把这个题目抛出来，以后大家

可以讨论。《五知斋琴谱》里面有一段就是关于广陵派的代表曲目《墨子悲丝》的注释：“《墨

子》之奇，其节奏出乎意外，乃浙与中州之派也，”即浙派加中州派的风格。“然熟派亦尊之久

矣，”熟派就是虞山派，也对这个曲子尊之久矣。“抚弦者当知曲中之抑扬起伏，实有敲金戛玉

之声，枕石漱流之致。”意为对这个曲子要透彻理解。精彩的话在之后：“而一种凄然感慨，洁

己自爱之怀，隐隐吐出，传之指下，诚为旷世之奇调，”这体现了《墨子悲丝》的艺术性。后面

说到“但必用熟派作主，加以金陵之顿挫，蜀之险音，吴之含蓄，中浙之绸缪，则尽得其旨而众

妙归焉矣。”这体现了大同主义这种胸怀，只要把一个曲子弹好，什么派的手法都能用，而且要

用就恰到好处。这一段对我们后人很有启发。 

到了张子谦先生的老师，孙绍陶先生的时候，他有一段话在张老的一篇重要文章《广陵琴学

的过去与未来》里，他说：“近更欲作进一步之研求，意在博访周咨，融会各派，取长去短，为

广陵琴界辟一新纪元。”这里有一个措辞，张老用的很生动，他说为广陵琴界就这个“古琴界”，

不是只讲广陵琴派。“琴派”是一个过程现象，不是固定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不是有些目前

搞非遗领导同志的一个看法：要一成不变，要原汁原味。当然原汁原味也是需要的，但是这个原

汁原味肯定是在变化的。龚一学琴于张老，戴晓莲学琴于张老也学琴于龚一，他们之间有很多共

同的地方，但是他们技艺能说是克隆吗，能是一样的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意在博访周

知，辟广陵琴界新纪元”，文中不用“派”而是“界”。大家都在弹琴，之所以有派，是因为地

域的限制，比如“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所以我们听川派前辈喻绍泽先生弹琴，会觉得有派别

风格的差异。现在交通发达，飞机两个多小时就从成都到上海，不存在地域的限制。所以琴派是

一个流动过程，不能把它封闭、固定在那里。当然对祖宗的那一个形态，我们要努力继承下来，

至于说下面的开创未来，确实是不能用过去对流派的观念去看它，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对于琴派

的问题是一个专题，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做关于张老的专题和各位交流。 

大同主义不是我的观点，张老的文章里早有提到。广陵琴派实际上就是追求这十个字：“海

内为一家，南北无二派。”张老在技术上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谢孝苹先生就曾提出张老弹

《平沙》，左右手犹如相距毫发之间。他弹琴手不是在四徽五徽之间，将近六徽七徽也有这个可

能。正是因为他的大同主义琴学观，他能够向查先生学《潇湘》，向彭先生学《忆故人》。正因为

张老的大同主义，只要是好的我都学，也鼓励他的学生们学习他这样的精神，所以才成就了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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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琴家，对中国古琴发展功不可没，谢谢大家！ 

	
卢玉平(扬州古琴制作师)： 

 

各位嘉宾、各位老师，下午好。我在美好的年华认识了张子谦先生，那是在 1985 年，在扬

州的全国古琴打谱会上，全国各大流派古琴专家齐聚扬州，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这么多年过

去，回忆起往日时光，仿佛历历在目。 

当年的打谱会，扬州有一个弹古琴的张弓老师，他是本次大会的正式代表，他带我有幸认识

了张子谦先生。打谱会在扬州的老市政府第二招待所，也就是现在的文昌路，张子谦先生住在二

楼。扬州的张弓老师就带着我拜访了张老先生，张老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见面以后，看到张

老和颜可敬的，蛮客气的。第一句话就对我说：“我也是你们扬州人。”这立马就把我和张老拉

进了距离，心里也就放松了。但我心里还是很激动，毕竟这是一次难得的和古琴大家学习的机会。

当时张老穿了一身灰色中山装，跟我们聊了不少。张弓老师就主动跟张老先生介绍：“这个是扬

州的小卢，他现在正在做古筝、古琴。”张老就看看我说：“小伙子不错，不简单！”，最后我们

邀请张先生在打谱会期间到厂里去看看。 

这次受广陵派古琴传人戴晓莲邀请，参加了这次张子谦先生的 120 周年的活动。我跟大家讲

讲张老的事情，但有的也年代太久，难以记全。当年有很多事情还是记得比较清楚的。比如在打

谱会结束后，张老师用三轮车把张老带到我单位去。当时的厂里人也不多，也就十几个人做古筝

和古琴。张老看了之后也蛮高兴的，因为从文革以后做古琴的很少，而我已经算做得比较早的了。

当然他也弹了我的古琴，并给了我很中肯的调侃：“小卢啊，你做的琴总体来说还是不错，外观

油漆还是不错，但是就是四个字，无琴不沙。”那时我才刚刚开始做古琴，这方面的技术还是没

有掌握好。张老说完也是哈哈大笑，之后指导我怎样别出沙音，也说一张好琴，最起码不可以有

沙音。我说我刚刚起步，没有经验。张老说希望我们今后能找个老师来帮我们进一步研究。 

过了段时期，我们厂请了龚一老师来帮我们弹琴、斫琴，龚老师每次来都是亲力亲为。后来

我经常拿着古琴到上海拜访张老，让他指导一下。张老每次帮我试音、评价使我受益匪浅。他也

经常表扬我：“小卢啊，这次这几张琴做的蛮好的，有进步。”有一次，我到他家去，老先生看

到我不高兴，就说：“小卢啊，有什么心事，不高兴啊？”我说：“我到上海来把身上钱花光了，

没法回去了，现在没钱吃饭，也很饿。”那时张老对我还没那么熟，看到我来自家兴还很激动，

他说：“别烦，吃过饭再说！”吃过饭以后，把这个琴的费用给我了，这件事让我难以忘怀，张老

的人品太实在太让人感动了。在 88 年到 89 年的时候，我的生意当时做的还可以，我就想起来带

着新的照相机和张老喜欢喝的白茶，专门坐飞机到天津看张老。见面以后，他开心的不得了，就

说：“小卢啊，你这小孩怎么木哒哒的，这么大老远跑来。”我说：“反正有地址，我肯定要看

看你啊！”当时拍了八九张照片，张老开心的不得了，留我吃了饭。至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

了，现在想来还是蛮难过的。 

人生，有时候的感动难以忘怀，值得感恩。我也是个很幸运的斫琴人，得到张老的指导。张

子谦先生诞辰 120 周年，戴晓莲老师通过这次隆重的活动来纪念他，缅怀一代宗师的种种过往，

为后人留下来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怀念先生不俗不雅，宠辱不惊的生活态度。今天在场有这

么多弹琴人，斫琴人，我相信张老的在天之灵也会很欣慰。谢谢大家！ 

	
郑正华(加拿大籍华裔笛箫演奏家、原上海民族乐团演奏员)： 

 

大家都有目共睹张老的琴道和琴德，张老有这样的号召力可以把中国琴界的各种流派各种人

士包括国内、国外的人聚集在一起。我跟他共事 22 年，因为我是民族乐团的，我主要是跟他学

琴箫，后来我又跟他学琴。我跟他共事的 22 年也可以说最艰难时期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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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的过去和历史，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他的经历是和他的古琴艺术一样“惊涛骇浪”。因为我们

是一个团的，所以我可以说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给大家做一个报告。 

第一，文化大革命要检查阶级队伍，要清点阶级队伍，张子谦老师首当其冲。当时张老家里

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家底但是比较干净，所以很多材料都是蛮真实的，都没有公布过。当时张老

师的主要成分是地主工商还是工商地主，这个差好多，如果他是地主工商就是敌对阶级，是要镇

压的阶级，如果他是工商地主的话就没事。所以这个界限划分就很重要。其实他哪有几分地？他

主要活动我都知道，他要不在天津，要不在上海，就是在一个银行做一个文员而已，重点就是发

扬光大古琴，如果这个也算地主的话，那我们现在张三李四都算是地主了，都是大地主。所以我

很坚定的结论，他最多就是工商地主而已。这个阶级成分的划定对张老也是很重要，因为文化大

革命审查划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之一，不然就是扫厕所，一个月 16 块钱，香烟几毛钱一盒，

香烟头他也在抽，所以我每次想到这里，我的眼里都在含泪。 

第二，当时他在牛棚里讲了一句不当的话，他将毛泽东跟朱元璋相提并论，这个问题在文化

大革命最紧要关头是最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是不可以这样讲话的，因此有

人告密说他是反革命。但我坚信错误言论就是错误言论，他在牛棚里无意间说的一句话怎么就成

为他的罪行之一了？在抄家的过程中很惊险，当时我在民族乐团让张老把所有的钱、琴都放到我

们团里，保险一点，因为红卫兵南下抄家，这些东西很危险。果然，抄了他儿子的家，然后到民

族乐团让把古琴拿出来，说是四旧。当时我们说：“张老是古琴演奏家，他所用的乐器不是你们

口中的四旧。你们叫党中央文化部来鉴定，他们如果是说是四旧，那你们就拿走!”我们团里当

时的年轻的人都站了出来，说：“如果当时你们真的拿走，我们就当场把琴摔了，摔给你们看！”

文革结束之后，我们把这个琴交给张老时，他热泪盈眶。在日本侵华战争轰炸的时候，他什么也

不顾抱一把蕉叶琴就跑，他对古琴极其珍爱。因此给我印象很深刻。他还收集了两把箫，细细的，

非常漂亮。可惜被抄家抄走了，后来在商店里卖一块钱一支，有一个琴友买了两支，两块钱。我

当时认为应该还给张老，毕竟老先生喜欢的东西，不能占为己有。他在那个艰难时代非常的开朗，

不怕扫厕所，抽老烟。 

从牛棚解放后，在家里愁眉苦脸。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他的工资是 100 多，然后只拿到 16

块钱，剩下的钱都给专案组的另外一个人拿走了，他是共产党员，把他的钱全部借走，借走不还。

张老要花钱的呀，这个钱怎么能不还呢？我不是表扬我自己，我觉得邪肯定是压不了正的，于是

我就去到文化党委组织去告状。我问道：“你们怎么处理，既然是解放，就要落实政策。那你们

就要把这个钱还给他，不还给他，没有那么容易！”后来那人就还给他了，我记得当时戴晓莲陪

张老去歌剧院把这个钱拿回来。都已经受这么多苦难了，借了钱怎么又不还了呢？所以我觉得这

些事情，都是在惊涛骇浪中度过的。 

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有一次他去参观虹口公园的一个纪念馆(编者按,此处回忆有偏差,

应该是去姚丙炎家学《流水》)，挤那个 21 路公交车，突然后面有人挤了一下，他往前一倒，结

果脚骨折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说：“还好我驼背，脑袋瓜翘着，要是着地的话，就没得命了！”

在龙华医院吊针，可他仍然嘻嘻哈哈，可见他是多么的乐观。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很感动，在那个

时代没有多少人能照顾他、关心他，就是这样的情形下，他还吃了这么多苦头，还说还好有一点

点驼背，只是擦伤了，不然就没命了，真是令我印象很深刻。纪念张老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以他为

榜样，我们做的工作也是从张老的身教言教中领悟的，我们现在台湾有三四百人学古琴都是广陵

派的，我现在就是在推广古琴艺术。我想张老在天之灵一定会高兴。我们要不断的努力，努力，

再努力，真的把古琴文化推广发扬光大！我的发言结束。 

	
王永昌(南通古琴家、中国非物质文化古琴艺术梅庵琴派传承人)： 

 

各位琴友，我拜访张子谦先生在几个老先生都是比较多的一个，他在交大、虹桥我都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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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蔼可亲，非常容易和他接近。有好多事情，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就选一个在 89 年 11 月 17

号他给我的信。那时候他在天津，信和信封都有，我就把他给我写的四首诗读一下，因为有一个

说法叫作古琴的功夫在琴上，也在琴外。张子谦先生的琴外功夫也是很令人钦佩。第一首叠字诗，

第二首是抚琴，他一直在练琴，他把他落音手抖都也很天真写出来，说明他坦坦荡荡的非常令人

敬佩，刚才郑正华先生的发言都是自己亲身体会得到的所以人生智慧和体悟更加丰富，第三首《浮

生》，这时候有一些古代文人的气息就出来了。第四首是一个七绝。 

他这四首是我看了以后，第一个体会，他是一个非常有文采的人。张子谦先生在琴艺上的造

诣，相信很多人都已熟知，张子谦先生的诗文其实也是可以整理的，而现在的一些琴人可能已不

那么关注了。这个我觉得是功夫在外的一个行为。他有好多行为，第一个就是正正直直的正，第

二个就是善，很善良。第三个很真，就是他自己的缺点会说出来，但实际上也不能完全算缺点。

我当时还小，没有仔细咀嚼品味。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时的内容还是挺多的。我们弹琴，我们

为什么弹琴，在琴界我们要做些什么，怎么去做？在这里面都体现出来了。有些东西他虽然没有

说明，其实也说明了。自己走过的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对自己帮助挺大的。自己也在努力，因

此我们学习张子谦先生，纪念一位老先生，他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纪念的呢？首先，你到他那边

去，他的话比你多，他健谈的很，你要插话时插不进去的。很多的事情，我都不一一细说了。我

现在还没有成文，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会把我和他的交往的事情记录下来。在技术方面，他也

没有很细致的教你应该怎么样，他们老先生的审美观点和艺术方法基本是一致的。当然，我前一

段看到中国和美国的教育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说美国的教育中，学生可以挑老师，中国的学生这

个就少一点，我觉得这也是要一分为二的看的，比如说智慧。“智慧”在有些事情方面就是划定

不清的。有些事情是浅显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古琴发展的很厉害了，可以说是所有的非遗项目中

古琴这个项目是发展的最好的。我也不占用大家过多的时间，因为后面还有好多人，就是我们要

共同努力把古琴这个事业做好，谢谢大家！ 

	
丁承运(武汉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非物质文化古琴艺术传承人)：	

 

在中国近代的琴家里面，张老有着特殊的成就，特殊的地位。广陵琴派，我们知道广陵琴派

最初从虞山派脱胎出来的时候，《五知斋琴谱》包括《自远堂琴谱》跟虞山派还没有根本的区别，

气息很接近的。但是到了近代孙绍陶先生、张子谦先生、刘少椿先生的时候，扬州地域的特点就

非常明显，主要在几个方面： 

一是在节奏方面。比如《五知斋琴谱》大家都在用，刚才戈弘先生也讲了《五知斋琴谱》是

清代影响最大的琴谱，很多流派都受它的影响，它并不会仅限于广陵派一家在用，我们知道后期

的泛川派《百瓶斋琴谱》就跟《五知斋琴谱》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五知斋琴谱》是一个开放

式的琴谱，作为它的演奏风格上来说，并没有后面的跌宕这么突出的特点。广陵琴派跌宕、节奏

极端自由的特点，在张子谦先生的演奏中尤其明显。我们当代能够听到的琴家，包括我们上一代

的琴家他们在节奏方面的变化，没有超过张先生的，这应该是大家的共识。他的代表性琴曲《龙

翔操》，杨荫浏先生听过以后非常喜欢，专门为《龙翔操》做过考证。《龙翔操》拓展了中国音乐

弹性节拍的表现手法。而且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音乐里的弹性节拍，在古琴中，尤其是广陵派

中表现得尤为奇特。张先生的节奏有他个人的特点，也是对广陵琴派节奏特点的拓展。 

其次，张先生弹琴，指甲不限于中锋，中锋这个概念以前没有人讲过，琴谱上是说要正中剔

出，但是在张先生手上非常自由，我曾经看到他的落点接近 7 徽，按在 7 徽上在 6 徽半上弹。他

特意告诉我说这个地方音色不一样，他不是为了好看。以前的琴谱在演奏方面，手是不能下 4

徽的，但是在张先生的手上，演奏空间被大大地拓展了。而且指甲在出弦上面有正的有侧的，非

常灵活，这一点也是张先生对广陵派的一个拓展。那么也就是说在近代，张子谦先生对广陵派的

贡献，成功地把它发展成为区别于虞山派的一个非常有地方特色、特点非常鲜明的一种流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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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张先生的功绩是非常显著的。   

再一个成就是张先生对于琴歌的开拓。很早以前身体力行，而且倡导琴歌艺术。自从明代《松

弦馆琴谱》以后，琴学界就有一种轻视琴歌的倾向，张先生是没有这种门户之见的。他整理出来

了《梨云春思》，还打谱整理作品提倡大家演唱。我看到今虞琴社曾经出的《今虞琴歌》，就是在

张先生地推动之下有这样的成果。所以说在近代，张先生对琴歌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 

在近代琴史方面，张先生和彭祉卿、查阜西先生一起组织了今虞琴社，他是今虞琴社的创始

人之一。在这中间尤其是后来，张先生曾经主持今虞琴社的工作，他在《操缦琐记》中为我们留

下了这段珍贵的琴史史记资料。 

从琴学成就上来说，张先生也是一位从旧式的琴人转型到了现代琴人。张先生是第一个到民

族乐团做演奏员，传统的琴家演奏就是几个知音好友，在琴会上也不过是几十人。张先生开始成

功地进入了音乐会，在他身上践行了从传统琴人到现代琴人的转型。我觉得张先生有别于他们那

一代琴人的一个突出特征，他在民族乐团一直工作。他曾经给我讲过，有人跟他说不要去民族乐

团，民族乐团没有当教授好，他说我不在乎这个，做表演很好。他没有等级观念，做教授就好，

做演奏员身份就低？他完全没有这种概念。我们从张先生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他向同辈人

学习，同为“浦东三杰”，张先生就向彭祉卿学《忆故人》，向查阜西先生学《潇湘水云》，《潇湘

水云》学了之后说我是嫡传。他们是同辈人，但是他没有这种观念，我跟你学一曲也是老师，他

都用了嫡传这个词，而且还很得意地告诉我。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孙文妍(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古筝教授、上海市非物质文化古筝艺术传承人)： 

 

首先很感谢戴晓莲教授让我参加这样一个规格高、学术品位高的学术活动，因为我是弹古筝

的。通过这一活动，全方位地展示了上海古琴的历史，立体地展示了张子谦老先生从艺的一生以

及他为古琴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同时对戴晓莲、徐碧、陆笑姿工作团队以及大会的组织工作者表

示致敬，谢谢你们为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好的学习平台，我的题目是《琴箫有志结伴行》。 

张子谦先生和我的爸爸孙裕德，他们相识于 1930 年的音乐活动。据统计，1950 年前上海丝

竹乐团有 228 个，所以当时非常活跃，他们就在业余丝竹音乐活动当中互相认识。在 1942 年到

1943 年，孙裕德先生 1941 年和他的朋友创立的上海国乐研究会，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国乐演

奏大会，两次邀请了张子谦先生和吴景略先生琴箫合奏。1943 年我爸爸和张老开始了琴箫合奏，

结伴十几年。一直到解放后 1955 年，我爸爸进民族乐团任第一副团长，1956 年张老进民族乐团

任古琴演奏家，这样民族乐团就出现了琴箫合奏的节目。这个节目就成了民族乐团的常青树，基

本每个音乐会都会有这个节目。我们知道在上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期间，当时提倡“文艺要为

工农兵服务”、“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唯独这个节目是最古老的传统乐器，演奏的是传

统的乐曲，居然在舞台上绽放起来，是有它内在的含义的。 

第一，中国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乐器的分类，有金石丝竹土木匏革。金石乐器因为体积大、

声音洪亮，所以是在皇宫的重大礼仪祭祀活动中用的，小型乐器一般是在皇族贵族的家宴上助兴

的。已出土的汉墓中可以看到，当时小型乐器的合奏形式是竽类和丝类的组合，后来又出现笙和

琵琶的组合。这两种乐器，一种乐器是通过琴弦的振动发声，这叫丝类的乐器。一种是通过向竹

管内吹气，引起气流的振动发声，这类归于竹类乐器。这两种乐器组合发出的声音，一种宽厚绵

长，一种点状有弹性。它们合在一起的声音粘合度极高，特别圆润，特别温暖。这种声音符合中

国人在器乐上建立起来的中庸之道的哲学观，以及在这个哲学观上建立起来的祥和、平和、中正、

典雅的审美观。经过几千年的延续，这种观念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血液里。而琴箫组合的丝竹声

音恰恰是这种声音的代表，所以老百姓喜欢。特别是在乐团，节目很丰富，声音五彩缤纷，声歌

飞扬的声音当中，突然出现这么一种节目，人民会因为它的安详、它的安静、它的柔美、它的祥

和、它的平和典雅特别受观众欢迎。尽管是用古老的乐器讲的传统的东西，但是照样受人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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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是一个内在的因素。 

这次我去澳门也深有体会。我父亲 1941 年就从事江南丝竹，但在文革中停止了，到 1987

年我又把它重提起来，一直维持到现在，大概 38 年。这次我去澳门参加澳门国际音乐节，三场

丝竹音乐会 28 个节目。原先我想澳门人会喜欢吗？没想到特别喜欢，每场观众都不舍得走。跟

我说你们的音乐太美了，听了很幸福，我们写信给政府，下次你们要再来。实际上我们的丝竹声

音，民族的丝竹声音，只要搞好它，把它提到雅文化的高度，那么这个文化就可以保留下来，就

可以流芳百世，这是我深刻的体会。孙老张老的琴箫合奏可以在舞台上经久不衰，成了常青树，

原因就在于我们丝竹的声音，它有一个基础是美，它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原理和要求。 

张老给我儿童时期的形象是个子不高，穿的整整齐齐的一套中山装，讲话扬州口音。尽管老，

但是讲话很活泼，很生动，在他身上有一种阳光明媚的感觉。他不像我看到徐立孙先生，还有吴

景略先生，气质跟他不一样，他特别阳光。所以在舞台上，他的琴音很美，不拘泥，不浮夸不张

扬。我觉得甚至还有一丝现代感，所以现代人喜欢他的音乐。再加上他们长期地面对观众进行音

乐表演，他们知道观众要什么，我觉得他们在音色、音质、节奏处理等方面，接近现代人的审美

要求。 

另一方面，我爸爸孙先生这个人生性比较朴素老实、忠厚平和，因此琴箫合奏中将张老是红

花、我是绿叶把握得很好，这两个人的琴箫合奏特别般配、协调、和谐，慢慢地他们从上海一直

扬名到全中国。他们两人的友谊就是因为琴箫合奏。我记得他有个女儿，现在 92 岁了，也常来

我们家。包括戴晓莲进音乐学院，我们关系都非常好。戴晓莲原来在学报工作，后来到民乐系工

作。我和我丈夫何宝泉觉得她在学报工作太可惜了，我们自觉地给系里提出来，要把她调来，把

张老的东西传下去。现在我觉得戴晓莲太有出息了，我太佩服她了。这么一个女人，把这次活动

搞得这么大，能量太大了，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 

另外，我还要说到台风问题。张先生和孙先生两个人的台风儒雅端正，谦虚平和，因此他们

对观众有亲和力。为什么我要说这点呢？因为好多先生在舞台上端的很高，特别是唱歌的人端的

很高，但唱出来的声音一点不好听。你端得很高，你跟观众的距离就远了，出来的声音也很难听。

《上海之春》有四个唱歌的，真难听。他们觉得自己很洋很厉害，但是一看就很不舒服。 

音乐上张扬要有度。我们去年有一个《创世神话交响乐》。花了不少钱，请了很多专家来参

与，有《大禹治水》、《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盘古开天》等。其中 6 档节目都是很厉害的。

但是音乐没有做到张扬有度，有两个曲子没写好，其中一个是《嫦娥奔月》，很抒情的节目，整

场音乐却都是“梆梆梆”响的不得了。我借用一位老先生的话“他们弹得累死，我们听的也累死！”

所以我觉得两个老先生能够在民乐专业舞台上成为几十年的常青树，有他们独到的艺术魅力。我

觉得我们需要好好总结，将是我们演奏方面的宝贵财富。	

	
沈德皓（美籍华裔歌唱家、原上海民族乐团歌唱演员）： 

 
“深切怀念敬爱的张老” 

  作为一个专业的声乐工作者，在我的艺术生涯中，能认识，学习并投入到古琴音乐这一领域，

是我一生中极大的收获和荣幸！ 

   一九五八年，我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后，留校任民族声乐教研组助教，一九六二年，

因工作需要，调至上海民族乐团任独唱演员。期间，我接受了市文化局领导给予我去北京向古琴

大师查阜西老师学习濒于失传的古代琴歌的任务。说实话，此前我还从未接触过古琴音乐，开始

颇感陌生。但经过查老的热心施教和引领，逐渐入门，犹如面前展现了一幅崭新的，美不胜收的

景象，并惊喜的发现，由古琴音乐和中国古典诗词相结合的琴歌这一传统文化遗产是多么的丰富

和珍贵，历代琴人们往往 “歌则必弦之，弦则必歌之”，“搏拊琴瑟以咏”，所言不虚。同时，

也联想到我们上海民族乐团的古琴演奏家张子谦与琵琶演奏家孙裕德琴箫合奏，每次演奏完，为

什么总是余音缭绕，回味无穷。因此，我怀着敬仰热切的心情，投入到学习，探索琴歌这一新的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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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让我的琴歌演唱能更好体现琴韵之细微精妙之处，并继承古代琴歌自弹自唱的传统形式，

我决心学习弹琴，但当时，我是一个对古琴弹奏一无所知的“琴盲”，在古琴大师张子谦先生面

前，请求收纳为徒，还真有难以启齿之感，可我们的张老却十分热情，欣然接受了我这“大龄低

班生”。 

  张老是一位性格豪爽，特别平易近人的前辈，一坐到他面前，首先感受到的是他的从容淡定所

给予的清和静，很自然的就安静下来，追求那清微淡远的音韵。在我这个对古琴一窍不通的学生

面前，张老从教减字谱开始，不厌其烦的示范施教，手把手地纠正我的指法。记得我的左手小指

总是弯曲，张老说要用一小棍把它绑起来，吓得我赶快自己努力纠正。在他老人家的悉心教授下，

经过一段时间，我也竟能弹几首简单的古琴曲，对少量慢速的琴歌，也初步可以做到自弹自唱。

最令我感动的是，每当我演出琴歌时，张老特别关注，似乎比他自己上台还要紧张，他在后台亲

自帮我把琴音调好，小心地把琴递给我，几乎成为我的“琴童”了。他的幕后工作给我极大的支

持，就这样，把我的琴歌节目推上了舞台。 

   张老和查阜西，沈草农三位前辈大师联合编着的《古琴初阶》一书，是我学习的主要课本，

由于当时该书绝版，我只得手抄了全部文字部分和部分琴曲，直到文革才获得复印本，该书至今

仍是我珍藏的古琴学习的范本。张老也同样重视琴歌这一领域，他所打谱，整理的琴歌《精忠词》，

《梨云春思》等，实属琴歌中之精品，在上世纪由上海音协，今虞琴社合编的《今虞琴歌》曲集，

皆已汇编其中，前些年，由上海音像出版社的我演唱的《中国古代 琴歌精品》专辑中，《梨云

春思》也被列入精选曲目当中。 

   张老一生献给古琴事业并传承后人，我们深深地缅怀这位杰出的前辈古琴大师。敬爱的张老：

您在古琴园地的辛劳耕耘，已在神州大地绽放了鲜艳的花朵，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如今，古琴事

业蓬勃发展，创新，您的传承人，新老琴友们将会继承您的精神作出更大，更多的贡献来告慰您

——我们敬爱的张子谦老师！ 

 

 

 

 

启今虞 富史篇 扬⼴陵 仰自谦 
在张⼦谦先⽣诞辰⼀百⼆⼗周年时写给他的⼀封信 

          陈长林（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非物质⽂化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 

 

敬爱的张⼦谦老师： 

 今年是您诞辰⼀百⼆⼗周年的日⼦，我要和⼤家⼀起缅怀您对古琴事业的贡献、学习您

为古琴传承⽽奉献的崇⾼精神。也非常感谢您的深切教导，促进我的古琴研习以⾄于进⼊古

琴打谱之门。现在就（1）浦东杰⼠启今虞（2）操缦琐记富史篇（3）考古培新扬⼴陵（4）

艺⾼学深仰自谦 四个⽅面，谈谈我的体会。 

⼀ 、浦东杰⼠启今虞 

 彭渔歌（彭祉卿）、査潇湘（查⾩西）和张龙翔（您）是举世闻名的“浦东三杰”。但是您

们三⼈不想局限于三⼈的交流，不想局限于三曲的传承。为了“谋声应⽓求，以交换古琴音

律、指法、曲谱之⼼得”，联合⼀些琴友发起，并于 1936 年 3 月在苏州创立了“今虞琴社”。之

后又成立了沪社，您的住所便成了今虞琴社在上海的地址。今虞琴社成立后，就开展出⾊的

⼯作。1937 年出版了影响巨⼤的《今虞琴刊》就有您发表的⽂章。⽽发表的代表性的琴谱

《忆故⼈》更有您亲笔写下的“后记”，对推⼴这首重要琴曲起了重要的作用。今虞琴社成立

之后，您在⼯作之余，便把全部精⼒和⼼⾎，都倾注在古琴事业上，为古琴的传承与发展立

下了丰功伟绩。我有幸于 1951 年参加了今虞琴社，得到向您经常学习的机会。 

⼆ 、操缦琐记富史篇 

 今虞琴社成立后不久，您就于 1938 年 8 月 21 日开始撰写《操缦琐记》。您在自序中写

到：“爰自⼋月廿⼀日始，凡关于会琴、抚琴、习琴、访琴诸端，事⽆⼤小，咸笔之于册，以

志不忘。”您⼀直坚持不辍地写到“⽂⾰”前期。原稿⼗册，非产遗憾于“⽂⾰”中散失第⼗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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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琐记》就始自 1938 年 8 月 21 日，终于 1963 年 8 月 6 日。现存九册，记录了近三⼗

年间上海乃⾄全国琴坛以及⽂化届的状况，⼤⼤丰富了古琴历史篇章，是前⽆古⼈的巨著。 

 古琴家谢孝苹先⽣非常重视您的遗著《操缦琐记》，他借到《操缦琐记》原⽂，用⽑笔

把它全部⼿抄下来。1996 年 11 月 4 日谢先⽣写信告我说他发现《操缦琐记》中有您对《春

江花月夜》评语的内容，要我前去复印。我乃复印了《操缦琐记》中数篇日记。《操缦琐记》

1961 年 2 月 17 日记有：“陈长龄由京归，适亦来访，颇受⼤家欢迎。听弹新谱之《春江花月

夜》，非常之好，处理技巧极⾼，古琴音域⼴，轻重疾徐，利用三准音，尽情发挥，较琵琶

似稍胜⼀筹，诚难能可贵。”我也复印了 1954 年 5 月 2 日记，记有：“本月月集聚餐本不参加，

得振平电话嘱往⼀谈，适有事，⼋时许始往，同⼈均未散。个别⼈复习龙翔，余弹两遍。是

日忽发现陈泽鍠之⼦长龄弹龙翔极好，轻重节奏恰到好处，胜过乃翁，真可喜也。⼗时许始

各别。”我复印了下来您的日记真迹，这是非常珍贵的纪念品，也是对我极⼤的鼓励。 

 2005 年 10 月，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全部九册。使得您的巨著《操缦琐记》更发挥巨⼤

的作用。 

三 、考古培新扬⼴陵 

 您不但精于《龙翔操》，也精于《平沙落雁》和《梅花三弄》，以上三首琴曲是您最为喜

爱和得意的曲⼦，也是最具⼴陵派特⾊，最受琴⼈喜爱的“老三曲”。⼈们⼀提到您，就是“张

龙翔”、“老三曲”，⽽把您的其他曲目冲淡了。其实您也致⼒于“考古打谱”，您打有《秋鸿》、《长

清》、《楚歌》、《华胥引》、《天风环珮》等名曲，也有与他⼈合作打谱的《梨云春思》、《精忠

词》等名曲。 

 您不但精于“考古打谱”，更乐于助⼈与培育古琴新⼿，您担任过上海音乐学院及附中和

天津音乐学院的古琴教师。并与查⾩西、沈草农合编《古琴初阶》给学古琴者的⼊门指导。

您还有许多业余的古琴学⽣。就以您开班教学《龙翔操》为例，我就有深刻的体会。您弹《龙

翔操》真如吴振平先⽣在 1954 年 1 月《龙翔操》琴谱的附⾔中所述：“张⼦谦兄琴艺得⼴陵

派之真传，尤于是操最擅胜场。其全曲通体跌宕，结构紧凑，细密处如快驹过隙，稍纵即逝；

奔放处如天马⾏空，⽆阻⽆滞；自始⾄终，⼀⽓呵成。故聆之者莫不倾倒备⾄。”1953 年杨新

伦先⽣和我⽗亲陈泽鍠（琴趣）等琴⼈积极要求学习此曲。由“吴振平据您按弹修订，吴景

略覆校”记出了《龙翔操》琴谱，您就开班亲授。当时学员有杨新伦、陈泽鍠等⼋⼈，定于

1954 年 1 月 10 日起，每星期三晚上在华⼭路琴社授课。当时我的功课很忙，不能作为学员，

但周末可以从⽗亲处转学，⽽在雅集时可直接听并看您弹奏。“龙翔学习班”于 3 月 24 日基本

结束。后来您发现了我会弹此曲，⼤加鼓励，并开始直接亲自指导。此事已在上⼀节“操缦

琐记富史篇”述及。由于向您学习了《龙翔操》，才有 1957 年查⾩西老师让我进⾏《龙翔操

是否昭君怨》的研究，从⽽于 1958 年进⾏《神奇秘谱》《龙朔操》的打谱，使我进⼊“古琴

打谱研究”之门。这是我古琴道路的⼀⼤转折点。这里也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您“培养古琴新⼿”

的热情与崇⾼的传承精神。 

四 、艺⾼学深仰自谦 

 1994 年我回上海看望⽗亲时，正值今虞琴社为纪念您诞辰 95 周年⽽举⾏的雅集。⽗亲

和我都去参加了。在雅集上，⽗亲特地赞您的“谦”字精神。我完全有同感。您比琴家姚丙炎

先⽣⼤ 22 岁，还虚⼼地远道到姚先⽣家里向姚先⽣学习琴曲，在送给姚先⽣的挽联中称姚

先⽣为“兄”，自称“弟”，⼀些雅集拍照，也站在后排不明显处。这都是您“自谦”的自然表现。

确然，您的伟⼤，不仅在于您的琴艺⾼超，琴学深邃，⽽更在于您的琴德⾼尚，是我们非常

敬仰的。 

 在这里，也要向您汇报这些年来在继承您的遗志上所做的⼀些⼯作。由于向您学习《龙

翔操》使得我进⼊古琴打谱之门以来，我已经打谱有《龙朔操》、琴歌《胡笳⼗⼋拍》、《⼤

胡笳》、《白雪》、《庄周梦蝶》、《离骚》等⼀百零⼋首琴曲。由于得到您对我移植《春江花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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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的⼤⼒鼓励以来，我已经移植有《春江花月夜》、《⼆泉映月》、《茉莉花》、《寒⼭僧踪》、

南音《直⼊花园》等⼗多首琴曲，并发表有多篇⽂章。我将在打谱和移植⽅面继续努⼒，另

外您的名曲《龙翔操》还需要继续推⼴，由于得到您的精⼼指导，使得我对《龙翔操》有⼼

得体会，我也想为此曲的推⼴，尽自⼰的⼀份⼒量。我也希望再过⼗年，在纪念您诞辰⼀百

三⼗周年的时候，再向您汇报新⼗年来我们继承您的遗志所做新的⼯作吧。 

 

您的学⽣陈长林敬上 2019 年 7 月 
 
 

 


